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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自在 禅阅山水

[摘要]王维的山水诗清秀空灵，意出尘外，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从而使他的诗达到了一个心境同一、物己两忘的禅意境界。本文拟从王维的生活历程及他的山水诗的诸多禅意两方面来讨论王维山水诗与禅宗的关系。
[关键词] 王维 禅宗 山水诗；

一、王维的生活历程

王维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拜高僧大照普寂为师，持戒修行三十余年。在母亲的熏陶下，王维与其弟王缙"俱奉佛，居常疏食，不茹荤血"。王维二十多岁就受教于名僧，三十岁左右丧妻。《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妻亡不再娶，卅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可见佛教对他影响至深。王维交往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他诗文中记有姓名的就近二十人。从他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佛学造诣很深。王维早年也曾积极从政，但政治上不得意，他便长持斋戒，日日禅诵，过着隐居生洗，并走向大自然 ， 借山光水色以自娱， 写了许多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诗。"安史之乱"爆发时，王维已五十五岁。乱军攻下长安，王维被俘，迫为伪职。长安恢复后，因曾写怀群忧国的七绝《凝碧池》，免罪复官。经过这样大的政治变故，王维更加消沉了。每日早朝后， 就在家中念佛做善事。《旧唐书·王维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后焚香而坐，以禅诵为事"。在这样的心境中，王维送走了他的余年。在唐代佛教的各个流派中，王维信仰禅宗。禅宗又分南北两派，他的母亲是北宗首领普寂的弟子，而他自己却没有门户之见，与两派均有交往，并为之撰写碑铭。禅宗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心空，则无欲、无执、不生、秒灭、大休、大息，达到永恒的涅槃。纵观王维一生，大约可以四十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仕途顺利，政治热情高涨，充满济世之志。四十岁后，唐代政治逐渐走向腐败，他的政治热情受到压抑。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早就具有的佛教思想开始膨胀，思想渐趋消极，内儒外佛成为他的主要思想。退隐田园，躲避现实，借山水美景以排遣苦闷，成为他生活的主要方式。他反复吟诵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晚年颇好静，万事不关心。”“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似乎他已经完全成为“以禅诵为事”的佛教徒了。
二、王维山水诗的诸多禅意
佛教在盛唐有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深深契入中国文化之中。具体而言，王维前期受北宗的影响较大，后期以南宗为主。“在北宗的影响下，他念佛、坐禅归隐；在南宗的影响下，他‘身心相离’，隐于朝和吏。”[1] 
至晚年在《秋夜独坐》中云：“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无生”出自佛典里的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与“涅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学“无生”具体即表现为坐禅、静坐澄心，如入寂灭之地，而生光明智慧，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2]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 “安禅”即坐禅，“毒龙”出自《涅槃经》，意指心为色相所乱之状。句末点明题旨，即通过静空禅修，破除内心的执着与名相，此诗与北宗神秀之偈其相似：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禅之北宗，主张念佛净心、坐禅摄心，以使身心调适、心自安静，亦有持修渐进之意，最终能破除执和分别。王维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受此影响较深，但诗歌中难免会出现凝滞拘泥，尚有未圆满通融之处。 而真正标志王维诗歌美学风格的成熟，则是他隐居辋川别庄之后的一系列诗作，这期间王维“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泛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不同于北宗的精进持修，南宗主张“顿悟”、“即心即佛”、“明心见性”，从平常生活中证得智慧与圆满。道不远人，真如只在本性，因此它使王维后期走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道路。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可以离欲不染。因为本性空寂，则能外离相而内不乱，朝野与山林已无差别。 此时的王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已无意于人世尘俗，只在山光鸟鸣中和悦身心，礼佛参禅。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 
兴之所驱，诗人独览山川精华，乐事心中自知，不消与人说。行尽水流竭尽之处，坐看白云升起，陶然忘机，物我皆忘。“水穷”、“云起”皆自然之景，无心而发，而诗人“行”、“坐”亦是率性而为，不为物役，云水与人就圆融地契合在一起，任运而自然。而生命之意趣便在这不经意间流露而出，万物皆是平淡而宁和的，一如诗人之内心充满了禅悦与法喜。 
而王维后期诗歌艺术境界之最高当属绝句：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中》） 
“吹萧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 （《欹湖》）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 
此类诗用语简洁，意象明了，清新秀俊之气溢于其中。或叙事，或状景，或抒情，均用语天然，不事雕凿，平淡素丽，姗姗可爱。于日常生活之场景，寻常话语之中，将生趣演绎得充分圆满。这一点受南宗影响颇多，南宗主张以平常心入道，心无挂碍，便日日是好日。大抵胸中有澄明清静的天然之心，才能欣赏大自然的无尽神态。胸无渣滓，而心如日月，便随处青山绿水，处处鱼跃鸢飞。如“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之句(《欹湖》)，如“桃花更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之句（《田园乐》），又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之句（《秋夜独坐》）。 
舍此之外，王维五绝诗句多处呈现一种静观之态。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要而言之，诗中之景体现出虚静澄明之貌，仿若滤去了烟火之气，进入闲散自如的状态。在静观中，万物自得，相对凝滞的境况中，饱含了寂静空旷之感。但这种静又并非绝对的虚无寂灭，而是在静中又兼有动，于动处又得以衬静，动静不二，归于大同。 
南宗主张法遍一切境，提倡从观照自然的一机一境，万物色相中，悟解禅理，如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3]，如“白云”、“山月”、“松影”皆成平等无差别之“一片镜”了。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云：“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禅是中国人接受佛教大乘义论后认识到自己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就是禅的心灵状态。”[4] 

总之，王维的禅学修养已经潜移默化于他对自然美的感受之中，进而达到忘我无我的体验。但我们从王维的诗中看不到佛教教义的说教，他的诗得之于大自然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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